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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幽墨香幽幽墨香幽幽墨香，，，见证着沧州书画爱好者刘长春与两位书画家的师生情缘见证着沧州书画爱好者刘长春与两位书画家的师生情缘见证着沧州书画爱好者刘长春与两位书画家的师生情缘———

师生情师生情师生情 翰墨缘翰墨缘翰墨缘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正午时分，运河区沧州文庙西侧的聚雅斋画

室里寂静无声。刘长春独坐桌前，时而挥毫泼

墨，时而凝神思考，一会儿工夫，一幅清丽飘逸

的兰花图就完成了。

店内墙上，一侧是当代著名山水画家贾又福

撰写的“翰墨怡情”，另一侧是国画家尹默绘制的

“室雅兰香”。二人都是从沧州走出的艺术家，为

中国书画艺术献出了毕生精力。刘长春师从尹

默，又曾拜访贾又福求得墨宝。在与两位书画大

师的学习交流中，受益终身。

“走上书画这条路，源自两位老师，他们的提

携与鼓励，对我的艺术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近日，刘长春为记

者讲述了这段难忘的翰墨情缘。

前不久，哥哥在网上读到一篇笔名“五味
子”写的文章——《马克义老师》，是一位学
生怀念他的老师、我们的父亲的。辗转联系
上，得知作者叫温衍庆，在泊头一家企业退
休，今年已 76岁。哥说，和我们一起思念父
亲的人，就如亲人，一定要上门看望感谢。

周六回老家给父母和姥姥上完坟后，我和
哥哥专门看望温伯伯。到了他住的小区，哥打
电话问详细住址。温伯伯很快下楼迎出来，和
我们热情握手。初见温伯伯，比网上查找的照
片还有风采。虽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举止
儒雅，身材匀称，一看就有着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气质。果然一进家，非常整洁，一尘不染，
客厅沙发一侧悬挂着四条屏隶书书法，行书流
畅，正楷端庄。一问得知，这是他 18年前写
的一幅字，如此工整严谨，字如其人。

攀谈中，得知父亲教温伯伯时间并不长，
在泊师附中初一第二学期到初二第一学期当班
主任，教数学。仅一年，但感情深厚。在温伯
伯的印象中，父亲课讲得好，语音洪亮，字正
腔圆，板书极其工整；一字一板，清晰简练，
讲课细致、严谨、透彻；能让学生声声入耳，
入耳不忘。父亲对学生有极强的责任心，甚至
有些严厉；做人不张扬，做事尽心尽力，极其
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

温伯伯说，父亲平时是严师，但在舞台上
却多才多艺。他还记得父亲在节日的舞台剧中
饰演的施洋大律师角色，慷慨激昂，一身正
气。他说父亲嗓子好，平时藏而不露，在与泊
师的节日联欢会上演唱了一首 《有个年轻
人》，一鸣惊人。后来在班会上，父亲把这首
歌教给他们。说完，温伯伯轻轻唱起了《有个
年轻人》，韵律流畅，歌词幽默风趣。词很
长，有四大段，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温伯伯
还清晰地记得歌词。这首歌讽刺的是少壮不努
力、常立志不落实、老大徒伤悲的人，很有教
育意义。看我很感兴趣，温伯伯把自己记忆的
歌词发给了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是大概
1950年代的校园流行歌曲，没找到词曲，恐
怕现在会唱的人不多了。

温伯伯的回忆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了父亲，
形象更加丰满。过去常听他的学生说马老师课
讲得特别好，可惜我没有听过他讲课。也听他
的同学或学生说他在学校大合唱领唱或独唱歌
曲、演舞台剧，可惜我从没听他唱过一首歌
曲。听着温伯伯深情地吟唱父亲教他的歌，我
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温伯伯评价父亲“是一位好老师”，不仅
因为父亲课教得好、歌唱得好，更在于他对学
生无私的关爱。让温伯伯念念不忘的是，父亲
曾到他家做家访，“那是我上学的12年中，所
有老师对我的唯一一次家访。”令他印象深刻
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因为在他上初二第二学
期，国家取消“九年一贯制”教育实验，泊师
附中停办，他们班转到泊一中，而父亲调到了
南皮一中。在他们转到泊一中后不久的一天中
午，他们见到了从南皮步行 10多公里路专程
来看望他们的父亲。看着父亲裤腿上沾了一尺
高的尘土，便知老师是掐着时间急匆匆专程赶
来看望这些让他放心不下的学生的。父亲急切
地询问着他们对新的学习环境是否适应，嘱咐
他们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后，为了不影响
他们上课，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去。温伯伯说到
现在后悔自己当时小，也不知问问老师吃午饭
了没有？或是要到哪里去吃午饭？

父亲一生教书育人，对学生的好我深有体
会。有一年得重病在医院刚苏醒，问的第一句
话竟然是：“我的课谁教啊？”学生在他心中的
分量胜过子女也胜过自己，他教过学生的名字
时隔多年仍能脱口而出，他对学生特别有耐
心，学生有困难了哪怕自己家里不宽裕也无私
资助学生，他盼着他的学生不但成才还要成
人。父亲从来没有把当老师作为养家糊口的职
业，而是全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把教书育人
看得比天大，他对学生比子女亲，所以他才会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心态关心学生的成长，他才
会步行10多公里看望他的学生。

父亲在南皮县是公认的数学权威，但对学
生来说，父亲不仅教授了知识，更言传身教了
如何正直做人、无私奉献。温伯伯的身上便有
父亲的影子。他说当年刚参加工作时，一月挣
20元钱，觉得给家中贡献不多，吃饭只捡着
陈的窝头吃，有鸡蛋每次都让给妹妹们。当年
有人给温伯伯介绍对象，也就是和现在的老伴
儿张阿姨第一次见面，他就穿戴着工厂干活的
工装和帽子，第一句话就是“我一个月只挣
20块钱”，就怕糊弄了人家。张阿姨说自己当
时挣得比他多，但从来没嫌弃过温伯伯挣得
少。从张阿姨看温伯伯的眼神，温柔的话语，
可以看出老两口琴瑟和鸣，感情深厚。老两口
为人平和、乐观、从容、豁达，让人如沐春
风，做人做事实在是令人敬仰的表率。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小
时。我们起身告辞，老两口热情留客。因有
事，不便过多打扰两位老人，我们辞别。老两
口非得送下楼。车走远，出小区门转弯时，我
看见老两口仍站在原地，凝望着我们离开的方
向，不由得心中一热。

大浪淘沙，功名利禄过眼烟云。岁月的长
河让人忘却许多事情，唯有他人对自己无私的
关爱铭记于心。我想父亲是欣慰的，桃李遍天
下，还有那么多他曾关爱的学生还想念着他，
并且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都在发挥着光和热。

拜访名家 收藏墨宝

事情，要从2021年6月说起。
一天，时年 80岁高龄的尹默先生来到刘

长春的工作室——聚雅斋。作为老师，又是亲
戚，尹默讲述起年轻时学习绘画的故事。

“先生说，他在天津美术学院上学时，老
师一边讲课一边给学生示范画图，老师画的鸡
爪草稿都被尹默先生细心保存下来。说到这
里，先生告诉我，你现在赶上这么好的学习环
境，应更加努力学习，把中国传统国画不断发
扬光大……”尹默先生对国画的热爱、对艺术
严谨的态度，一直深深影响着刘长春。尤其是
那句“传统艺术是万古长青的”，至今令他镂
心刻骨。

从求学绘画到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
再到做人做事，二人亦师亦友，意气相投、无
所不谈。

尹默先生又谈起了他在沧州一中的同
学——当代著名山水画家贾又福，此话一
出，也勾起了刘长春的一段记忆。他告诉老
师，贾又福曾给他写过一幅字为“翰墨怡
情”。先生听后，大为惊讶：“书画艺术大
师，一般人求而不得，你是如何得到的？”
看着老师惊讶怀疑的眼神，刘长春述说起当
年那段往事。

那是 2013年，因为爱好收藏，刘长春结
识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一位朋友。知道他喜欢
书画，在这位朋友的引荐下，刘长春见到了自
己的“偶像”——贾又福。

贾又福是我国成就卓著的山水画家，潜心
山水画艺术创作和中国画理论研究数十年，师
承李可染、李苦禅等多位大师。而且，他还是
沧州人。1941 年，贾又福出生在肃宁县；
1957年，从肃宁县中学毕业；1960年，在沧
州一中毕业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现为中央美
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就被授
予突出贡献国家级专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力。

能拜访书画名家，何其荣幸。当时，刘长
春不免有些不知所措。但见到这位精神矍铄、
谦和温润的老人，又不禁生出敬佩之情。

得知刘长春是家乡人，爱好书画，又师从
于自己的同学，二人越来越投机，贾又福现场
挥毫，欣然题写了“翰墨怡情”和“聚雅斋”
几个字。并鼓励他，要好好学习绘画。

刘长春将此翰墨视为珍宝，隐而不言，这
段往事也一直深藏于心。

从此以后，刘长春把业余时间都倾注
到了书画上，一边看着两位老师的墨迹，
一边细心揣摩、临习，对“翰墨怡情”几
个字越来越有感触。

平日里，刘长春热情豪爽，朋友往来
不断，著名篆刻艺术家韩焕峰便是其中之
一。

今年 6月，老人来到刘长春的工作
室，听他讲述了与两位老师的情缘，不禁
感慨万千，当即决定为他刻一方印。十几
天后，老人拿着刻有“翰墨怡情”的印章
赠给了刘长春。

看着眼前这位 76岁老者拿出精心创

作的“翰墨怡情”石刻，刘长春感动不
已，随即绘制了一幅画送给韩焕峰，以表
感谢。

一幅字、一张画、一方印，见证了一
段翰墨情缘。

刘长春的工作室里摆满了文房四宝、
古玩收藏，这些记录着运河往事、老街记
忆的物件有他四处淘回来的“宝贝”，也
有家里的老物件，已价值不菲。但他最喜
欢的还是那幅字、那张画、那方印。看着
它们，仿佛就读懂了沧州人对书画的执
迷、书画人之间不言而喻的深厚情谊，也
读懂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书画艺术。

在尹默看来，刘长春学习绘画，条件
得天独厚。

刘长春 1965年出生在大运河畔的缸
市街上，距离运河仅百余米，站在房顶就
能看到奔流浩荡的运河。河边的垂柳、水
中的油轮，还有那些老街老巷，都是他抹
不去的记忆。

“那时，河码头停着两艘蓝色的火轮
和很多木船，上面住有老船工，我们经
常上船去玩。在河里抓鱼摸虾，河边抓
蛐蛐儿，童年的快乐都是在河边度过
的。”而今，那些远去的记忆都化作工作
室内一件件悠远厚重的老器物，常把他
带回时光深处，书画是，牌匾、家具也
是。

成年后，他开始研究古玩绘画。耳濡
目染，他渐渐喜欢上了书画艺术。

2000年左右，刘长春拿起毛笔学习
画画，勤奋与天赋得到了尹默先生的认
可，常常教授他绘画技法。在老师的指
导下，刘长春慢慢地走上了艺术道路。

但对于刘长春来说，尹默先生不仅是
他的绘画老师，也是他的精神导师。

在得知他得到了贾又福的书法作品
后，尹默告诉他：“在沧州，贾又福的字
画非常少见，你能得到他的两幅墨宝，可
谓沧州书画界的幸事。”并建议他将其装

裱在工作室内。
按照老师的指点，刘长春将贾又福

书写的“翰墨怡情”装裱起来，悬挂在
了工作室的墙上。几天后，尹默先生又
来到工作室，在这幅墨宝前凝思良久，
心生感慨。

许是巧合，尹默先生年轻时曾得到
过一幅李可染的作品，名为“翰墨姻
缘”，这么多年他一直视若珍宝。一幅是
李可染的字，一幅是李可染徒弟的字，
两幅作品在先生眼前交错，勾勒出一代
代书画家对后代的深情厚望。他深受启
发，询问刘长春喜欢什么意境，答曰：
兰花。于是，尹默先生回家精心绘制了
一幅兰花图，取名为“室雅兰香”，赠给
了徒弟刘长春。

这幅作品也被业内认为是尹默先生的
绝笔作品，刘长春将其挂在工作室内，和
那幅“翰墨怡情”相对而挂、相得益彰。
两幅作品、两位国画家，共同书写了对书
画的热爱、对艺术的传承，使得小小的工
作室内墨香四溢。

“尹默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也是
我的姑父。姑父偏爱我，不仅教我古文尺
牍、绘画技法，还经常教我为人处世、修
身志学，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刘长春
说。

耳濡目染 翰墨结缘

幽幽墨香 书画情结

明末清初，肃宁作为一个小
县，棉纺织业曾在全国市场占有重
要地位，被誉为“北土之布，肃宁
为盛”。

元 代 以 来 ， 松 江 （今 属 上
海） 逐渐发展为全国棉纺织业中
心。当时，我国北方的棉纺织业
发展较慢，人们只知植棉，不善
织棉，生产的棉花运到南方销
售，一切穿戴所用的布又从松江
运回来。到了明万历年间，情况
就改变了，北方的棉花种植和纺
织业开始兴起，逐渐影响了松江
棉布的生产。尤其在肃宁，当地
人专注于种棉、织布，使得纺织
业不断进步发展。

明万历年间，著名的农学家、
科学家徐光启经过考察和研究，对

肃宁的棉纺织业给予了很高评价。
他在 《农政全书》 中说：“数年
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
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
密，几与松之中品垺矣。”他认
为，肃宁生产的棉布可与松江的中
品媲美，而且价格便宜。可见，当
时的“肃宁布”，无论是数量还是
质量，都已经享誉全国。

徐光启曾寓居天津多年，对肃
宁一带的纺织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但他也很快发现了肃宁织布的问
题，他认为“肃宁布”不如松江织
布的质地好，主要是因为“北方风
高气躁”，只有保持一定湿度，“纺
线才能紧细，织布才得坚实”。

这一问题也很快被肃宁人发
现。在织作销售过程中，他们不

断分析原因、找差距，改进生产
流程，最终发明了“穿窖织作”
来稳定湿度的办法，使得质量有
了很大提高。《农政全书》作为一
部综合介绍我国传统农学的巨
著，对此作了相关记载：“今肃宁
人乃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
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
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
织，便得紧实，与南土不异。”还
有一种说法认为，肃宁“穿窖织
作”的办法，是受在京城居住的
南方人的启发，那些南方人多在
早晚有露水，或是阴天下雨时纺
织。于是，肃宁的织布人就在院
子里挖一个地窖，织机放进地窖
里，人在里面就着地下的湿气纺
织，织出的布与南方一样。

这些说法得到后来很多农业
研究者的赞同，曾有人著文说：

“肃宁人挖地窖纺织的经验，是中
国古代纺织注意空气调节的最早
范例。”

后来，经过不断改良，肃宁织
布在数量和质量上直追松江，在全
国占有一席之地。

历代《肃宁县志》对种棉、织
布都有所记载。明万历 《肃宁县
志》：“起运京库棉花绒一千五百一
十斤……本府库白布九十匹”；清
康熙《县志》：“午夜寒机复与课诵
之声唱和……”；清乾隆《县志》：
“《广群芳谱》云：肃宁布几同松
之中品……”

到了清末民初，由于工艺落
后，肃宁织布逐渐退出了市场，再

加上肃宁布商的领军人物，不知什
么原因，退出了北方棉布交易市
场，从而使“肃宁布”逐渐走向衰
落。

但是，织布一直是肃宁的传统
手工业，世代传承，从未衰亡。
《肃宁史话》记载：“30年代初，有
织机 5000多台，手摇纺车 15000万
余辆。”在肃宁，民间一直流传着
这样的歌谣：“东、西柴里的大红
薯，幡杆、嘴口的小土布。沙河的
西瓜柳庄的葱，前后堤的棉花绳。
东、西芝兰好细线，寺上织得好褥
面……”至今，上年纪的老人每每
谈起肃宁的土布，仍津津乐道。有
的还对“地窨子”的挖掘方法、纺
线的技艺、织布的操作诀窍记忆犹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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